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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陇剧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戏,由陇东道情演变而来。1958 年

经过《枫洛池》一剧的搬演而成型,形成独具特色的唱腔系统和表演

程式,因而发展为甘肃的代表性剧种。陇剧脱胎于陇东道情,但陇剧

已经不是陇东道情,它已是一个具有整体戏剧结构和全方位艺术成分

的新剧种,成为中国戏曲大家族中的一位新成员。作为一次成功的创

新实践,其经验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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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剧是甘肃陇东地区土生土长、独具风格的剧种,由陇东道情演

变而来。1958 年经过《枫洛池》一剧的搬演而成型,形成独具特色

的唱腔系统和表演程式,因而发展为甘肃特有的代表性剧种。它具有

节奏明快、曲调婉转动听、表演细腻优美、服饰飘逸素雅、布景柔

和协调、民间色彩浓厚的独特风格,是戏苑中的一枝奇葩,也是解放

以来产生的为数不多的新剧种之一，更“是我国现在发展 好的两

个新剧种之一”（另一个是龙江剧）。作为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,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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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年创新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。文化部长高占祥在参观

甘肃省陇剧院诞生四十周年的展览时认为:“甘肃有两朵花,一朵是

敦煌艺术之花,一朵是陇剧艺术之花,世界没有,唯甘肃独有。甘肃

把敦煌艺术搞好,把陇剧艺术搞好,就是对中国舞台艺术的 大贡

献!”而总结陇剧创新发展的经验是搞好陇剧的重要方面。 

 

融合创新出奇葩 

陇剧的前身是陇东道情。道情,渊源于唐代的《九真》、《承

天》等道曲,是道教在道观里所唱的“经韵”, 题材以道教故事为

主,宣扬出世思想,文体形式为诗赞体。后来,它吸收词调、曲牌等形

式并加以融合,演变为民间布道时演唱的“新经韵”。近代,流行于

各地的道情有数十种之多,一般以流行地区定名。各地的道情,与当

地民歌小调结合,或吸收曲艺、戏曲的唱腔,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演

唱风格。陇东道情也是这样。 

道情约于清初传入陇东,清末民初开始盛行,主要流行于环县、

华池、庆阳一带,与当地方言民俗相结合,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和地域

特点,因此称为陇东道情。陇东道情在发展中吸收了陇东当地语言、

民俗等民间形式的营养,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道情,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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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了陇东人民艺术创造的才能和智慧。其传统表演形式为艺人左

臂竖抱渔鼓,右手击筒底,左手执简板,夹击发音,一人说唱,众人帮

唱,以唱为主,说唱相兼。窑洞院落,地头田间,均可成为演出场地。

陇东道情在发展的过程中,还与皮影戏得以密切结合,生育出一个新

的艺术形式——陇东道情皮影戏。它的奠基人首推解长春,清同治年

间,环县著名道情艺人解长春的皮影班曾在宁夏、内蒙、陕北以及当

地流动演出多年,颇受群众赞赏。解毕生致力于道情演唱和皮影技艺

的革新,将原来用的二股弦改为四股弦,在木梆上加个小铜铃,每敲一

下,梆铃并响,称为“水梆子”。在他的传授和影响下,人才辈出,陇

东道情进入兴盛时期。环县堪称道情之乡,受不同地域条件的影响和

艺人们的辛勤创造, 

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唱腔流派。环县南部地处萧关古道沿线,交通便

利,因而接受外来戏曲声腔的影响较多,使流行的唱腔具有委婉细

腻、清新流畅、长于抒情的特点,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成立前后的史学杰、敬廷玺、敬乃良、马召川等。环县北部流派由

于山大沟深,交通不便,接受外来影响较少,因而唱腔保持了质朴沉

厚、高昂激越、长于叙事的传统特点,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前后的徐元璋、魏元寿、梁世仓等。陇东道情音乐,作为皮

影戏曲的主体,就其音乐结构、音乐的蕴含量、表现形式、表现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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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而言,堪称是一个成熟的小剧种。道情的演唱明快质朴,无论是

“伤音”或“花音”都给人一种热烈、粗犷、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

感受,颇得黄土高原高亢粗犷风格的情韵。 

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,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为抢救民间

艺术遗产,对陇东道情进行了认真地搜集和整理,并运用道情形式编

演街头剧进行宣传,使这一濒临衰亡的民间艺术起死回生,在宣传党

的路线和鼓舞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也为道情今后向陇剧

发展积累了经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甘肃省文化部门先后于

1952 年、1958 年和 1963 年三次组织大批戏曲、音乐工作者,对陇东

道情进行了系统的搜集、整理,共征集到剧本六十二本,各路艺人唱

腔二百余段,曲牌一百四十六首,打击乐谱五十四种,民歌六十二首,

录音资料达三千一百二十米,并汇编成《陇东道情》一书,以及《陇

东道情年考谱系表》等重要资料,为陇剧剧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。 

1958 年,庆阳县剧团组织演员排演了古典剧目《杀庙》《白玉

楼挂画》,现代剧《挡桥》等剧目,首次将皮影形式的陇东道情搬上

了舞台,进行了从皮影到舞台剧转换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。同年,庆

阳县剧团又相继排演了《新媳妇不见了》《 后的钟声》,甘肃省秦

剧团排演了《六姑娘》《吵宫》等剧目,他们组成甘肃代表队,参加

了西北五省(区)戏剧观摩演出大会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从此,陇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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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情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以崭新的面貌活跃舞台之上,为陇剧提供了

宝贵的实践经验,也为陇剧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如果说陇东道

情皮影艺术是“陇上奇葩”,那么陇剧就是这朵奇葩结出的硕大果

实。1959 年甘肃省陇东道情剧团成立,创作排演了新编大型历史剧

《枫洛池》,从剧本、音乐、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,

尤其是对道情音乐、唱腔的借鉴,赋予了该剧独特的形式,使得“道

情”作为一个新的剧种应运而生。《枫洛池》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

年演出活动,周恩来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董必武副主席等领导人观看

了演出,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道情剧这一枝新秀的诞生给予了充分

肯定和高度评价,确认了这一新的戏曲剧种。中共甘肃省委、省政府

于 1960 年元月正式命名为陇剧,确立其为甘肃的代表剧种。一朵盛

开于山野的朴素的山花经过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改造和创造,实现了从

皮影到真人表演的转变,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,变成了一个新

兴的剧种。 

在陇东道情这一民间小戏发展为甘肃特有的地方戏曲陇剧的过

程中,《枫洛池》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《枫洛池》在音乐、

导演、表演方面有继承有创新,“对道情原有的帮腔、过门、器乐曲

牌都做了一定的变革。”
[1]
在音乐上,以陇东道情音乐为基础,进行

了较大的革新,创作了一些新的板式（如慢板、紧板、散板、二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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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）。在“簧”的应用上突破了原来两句或四句一放“簧”的格律,

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的需要,把“簧”用在比较悲伤、喜悦或 富有

感情的地方,使其更具艺术魅力。在独唱、齐唱、重唱、合唱、男女

声腔音区、音域的处理、调式转换等方面,都作了大胆的探索,丰富

并增强了叙事、抒情和塑造人物的音乐表现力。全剧的唱腔悦耳动

听,悠扬委婉,加之一唱众和的“嘛簧”,使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

民族特色更加突出。陇剧唱腔中风格特异的是曲调尾音的拖腔部分,

俗称“嘛簧”。其拖腔细腻婉转,韵味悠长,余音袅袅,萦绕不绝。特

别唱词末尾一个字的字音,由乐器演奏者兼任,既渲染了情绪,又烘托

了气氛,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。在导演和表演方面,遵循传统戏曲

表演体系,适当地吸收陇东民间歌舞尤其是秧歌和皮影戏的一些身

段、手势,以及歌剧、话剧、电影的表演技巧,并把它们有机地揉在

一起,创造出了风摆柳、地游圆场、侧身摇晃、侧身掩泣等新颖别致

的身段动作,力图创立陇剧自己独特的表演动作和风格。该剧演出获

得极大的成功,戏剧教育家、剧作家、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苏堃在《解

放日报》发表专题文章《情意深深说“道情”》盛赞《枫洛池》：

“陇剧的音乐是动听的……柔润之中有刚健,明快之中见清新。”他

又说：“如果说《十五贯》救活了一个剧种,《枫洛池》则是对一些

濒临灭亡、已经很难抢救的死剧目开创了一条新生的创作之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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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
正如这些评论家所赞,《枫洛池》是成功的,而正是它的成功为陇

剧的发展打开了局面,开创了一条旧剧目的新生之路,笔者以为,除了

对老剧目大胆创新编排之外,《枫洛池》成功的关键在于“尝试用道

情搞一些节目”认识和胆略,借鉴和运用“道情”音乐和程式,以明

快清新的花音,缠绵委婉的伤音,一唱百合的“嘛簧”以及精心安排

的对唱来营造意境的融古创新的智慧。“你看那侧影摇曳、飘然轻

盈的表演；一唱百合、风趣热情的唱腔、伴奏与合唱音乐,古色古

香。……作为戏曲文学,首先要求完美地表达人物的思想、性格、感

情,又要求优美动听……像诗那样的精炼、美,像散文般的抒情、易

懂,并富有表演的动作性,《枫洛池》是焕发着这样的文采的。”
[3]

诚如何慢先生所言,陇剧成为新剧种的关键在于他是“新曲”,而

《枫洛池》在表演程式上对秦腔等其他剧种借鉴创造固然令人感佩,

但其音乐曲牌上对道情的吸收改造甚至创新更是功不可没的,有人甚

至认为“《枫洛池》的音乐创作是一个剧种历史性的转折……但

《枫洛池》却为‘陇剧’音乐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。”
[4]
陇剧

的音乐以弦乐为主,配以唢呐鱼鼓,演奏效果极好,悠扬抒情,激越诙

谐。唱腔清纯委婉,舒展简捷,喜忧分明,急缓有致,极能体现黄土高

原人的淳朴勤劳、乐观向上的情怀。陇剧不仅赋予了戏剧《枫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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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》新的生命,也赋予了道情剧新生命。古老的民间小剧也因此而旧

貌换新颜,自此,陇剧作为甘肃的代表剧种展现在祖国的戏曲百花园

中。“可以说《枫洛池》的上演是对陇剧艺术形式的第一次全面革

新,从秦腔、京剧、陇东民间杂曲中吸收借鉴了板式结构、曲体章

法、音乐旋律以及锣鼓等方面的优秀表现手法,使陇剧面貌焕然一

新。”
[5]
其成功的关键在于“音乐家们对陇东道情音乐进行整理、

创造和发展。”
[6]
“在继承道情音乐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又

审慎的创新，在创新中力求保持和确立剧种的特色。”
[7]
作曲家易

炎等人也因其突出的成就而获得中国戏曲音乐学会颁发的“戏曲音

乐开拓奖”。 

 

新曲乡音颂乡情 

陇剧脱胎于陇东道情,但陇剧已经不是陇东道情。它是一个具有

整体戏剧结构和全方位艺术成分的新剧种,是中国戏曲大家族中的一

位新成员。50 年来,陇东戏曲工作者不断对陇剧的音乐声腔进行创

新和充实,使其在继承陇东道情的基础上,吸收西北地方戏曲音乐和

民歌丰富其表现手段,借鉴、融合了其它剧种的演唱特色加以创新与

发展,逐渐形成了以板腔体为主体、民歌为补充、嘛簧为特色的板

式、民歌混合变化体为特色的形式系统。这种混合变化体,板腔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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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音、伤音(即苦音)两大类常用的慢板、二六、简板等善于叙事,散

板、紧板则善于表现人物起伏迭宕的心绪变化,而民歌小调,含活

泼、真切的抒情成分,乡土气息特别浓,加之一唱众帮的“嘛簧”,风

格浓郁,独具特色,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。独具特

色的“嘛簧”,也不只是朴素的一唱众帮,而是根据人物感情、舞台

气氛的需要,采用多种手段,对传统的两句一送簧进行了革新创造,派

生出齐唱、重唱、合唱等多种伴唱形式,改传统男女帮腔,为男帮

男、女帮女、男女混合帮腔等形式,这种变化对于描写意境烘托气

氛,串连剧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,因而更富于时代气息和感情色彩。

陇剧在音乐、唱腔、表演、舞台美术等方面作了大胆创新,形成

了节奏明快、曲调婉转动听、表演细腻优美、服饰飘逸素雅、布景

柔和协调、富有民间色彩的独特风格。尤其是陇人求真务实之特点,

反映在陇剧表演上,就是讲求真实,重视从生活出发,以细腻的手法刻画

人物的内心世界。一些特技动作,如水袖、扇子、舞绸、手帕、梢子等,

通过演员的精彩表演,在群众中留有较深刻的印象。还以程式化的表

演方式为基础,揉合了陇东民间秧歌、皮影身段造型,如侍卫警戒多

用大侧身剪影姿势,特别是啼哭动作表现更为别致,人物左袖垂射,右

手以袖掩面,大侧身晃动腰肢,前俯后摇,抽搐而泣,以此衬托人物的

心理,这种表演方式和传统的秦腔程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,成为陇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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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独特风格。任何地方剧种能够存在和发展,都是因为有其不可替代

的艺术特色。陇剧的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独具风范,正是陇剧不可替

代的特色。 

陇剧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探索、改革和创新的过程。通过近五十

年的反复实践,艺术上趋于成熟,已能够胜任表现各种较为复杂的题

材、形式的剧目内容。纵观陇剧的剧目,其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,并且

紧密结合地域特点,紧跟时代发展,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

时代色彩。陇剧的剧目创作始终坚持改编、移植、创作三并举,而且

在改编、移植、创作中,这种求新的精神,使陇剧剧目成为众多剧作

中的“这一个”。五十年来,陇剧积累了一百多个剧目,其中现代戏

就有 60 多个,其中《草原初春》《刘巧儿新传》《老孟家的婚事》

《天下第一鼓》《陇原春》《黄花情》《陇东娃》和《苦乐村官》

等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,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地域特色,从而将具

有地方色彩的形式与有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情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,

为地方戏剧的发展和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,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

鉴。 

《老孟家的婚事》以陇东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和养儿才能传宗

接代、养老送终的旧观念为切入点,表达了农村要发展首先是观念得

改变的主题。剧中的故事并不复杂,情节也不离奇,无儿的孟来厚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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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一心要养儿防老,打算过继胞弟来财的儿子,遭到独生女月月的强

烈反对。戏剧的矛盾冲突便由此生发、展开、激化。职中毕业的月

月,思想解放,见多识广,她揭露了叔父以过继儿子为名霸占财产为实

的不良动机, 终说服了父亲,改变了父亲的旧观念,并且接受了刘强

为上门女婿。这一组矛盾冲突的化解,与其说表现的是在当今社会

中,女儿和儿子一样可以传宗接代,养老送终,揭示的是一场与旧意

识、旧观念的决裂,毋宁说这是新一代女性为自身价值所进行的合理

抗争。该剧以陇东农村经济发展为背景,使月月这一代新型农民在市

场经济的大潮中大显身手,尽展才华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她就办

起了果品开发公司,为改变家乡面貌,率领乡亲脱贫致富,奉献自己的

青春。作为女性的孟月月,其人生价值正是在这良好的机遇中得到了

充分的施展和升华。完全可以说,《老》剧是一曲女性价值的赞歌。

而以这对男女青年为代表的有文化、懂技术、敢开拓的新型农民,不

仅是农村旧观念、旧道德的叛逆者,也是新时期农村的希望所在。剧

中以陇东道情为主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为戏剧的冲突提供了很好的支

持,这是借用传统形式表现新生活、新观念的有益尝试。 

无论是《老孟家的婚事》,还是《天下第一鼓》《陇东娃》,都

取材于陇右地域,表现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悲喜爱恨之感情,新

旧观念的冲突,人性美与人情美等风俗民情,具有浓厚的地域性,体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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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深厚的地域文化蕴含
[8]
。陇剧《天下第一鼓》的主要事件是兰州

农民太平鼓队赴京为亚运会献艺演出。为了进京演出,两位鼓王消除

了多年的宿怨,将太平鼓的技艺和绝活融合在一起,使太平鼓艺更加

精湛,使乡亲们感到振奋。他们破除“孝子三年不动乐”的传统习

俗,用鼓声祭奠老人,安慰老人的在天之灵。剧作以太平鼓为核心,安

排情节结构,塑造人物,展现新一代农民像太平鼓般阳刚热烈的性

格、天地般宽阔的胸怀,在鼓声中展现几代人的坎坷经历,在鼓声中

消除了由于贫穷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。从杨大顺、常万发

等人的变化可以看出,时代的进步能使人的精神境界升华,人与人的

关系由此发生了变化。《天下第一鼓》是一部弘扬民族文化,展现时

代风采,表现当代农民新意识的生活剧,多场次,多色彩,粗犷慓悍,节

奏性和舞蹈性也很强,充满阳刚之美。剧作将民间太平鼓搬上舞台,

使民间广场艺术和戏曲舞台得到较好的结合,因此具有悠久的民间文

化色彩和浓郁的地域特色,加上以道情为底色的陇剧唱腔音乐给人的

亢奋、热烈、粗犷,使该剧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西部的浩荡气概和

苍凉氛围,充满了黄土高原特有的艺术气息。该剧因此获得了第三届

“文华新剧目”奖、“文华导演”奖,这不仅是对于该剧目的肯定,

更是对陇剧艺术的褒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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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陇东娃》取材于庆阳师范学生李勇克服困难、背父求学的感

人事迹。剧本不拘泥于生活原型所提供的素材,在源于生活,高于生

活的创作原则下,进行了必要的合理的虚构和扩展,将主人公黎明的

生活空间和周围人物从家庭、学校伸展到社会,从而使人物个性特征

更集中,更可信,更典型,更具普遍性。全剧五场,各场之间虽有一定

的连贯性,但从整体结构来讲,不是按照人物行动逻辑组织的“情节

结构”,而是根据内容需要重在表现行动中情感的“感情结构”。

该剧将主人公设置在一个真实的艰苦处境中来展现其内心世界,一个

16 岁的山村少年,既要承受赡养病瘫父亲,寻找生活来源,努力完成

学业的沉重负担,又要忍受世俗偏见,自卑心理带来的精神压力。他

没有退却,没有悲观,而是以一种, 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, 去应对面

前的困境。该剧中围绕主人公黎明而出现的有乡亲、同学、老师、

邻居,他们承传和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从他们的身上使观众

感受到一种人间真情的暖流。《陇东娃》在表演、音乐、舞美等各

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立异创新,使演出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

统一的舞台效果。演员的唱念做舞,贴近生活,真实生动,很好地体现

了全剧以“情”为主的风格定位。《陇》剧的音乐唱腔设计,在继承

传统和发展创新中寻找着一个新的音乐生命体。全剧以“情”为主



厦
 门

 大
 学

 图
 书

 馆

的表演风格确定了其音乐唱腔的抒情性。剧中 14 支唱段组成的主流

板块,有 10 支唱段属于抒情性和戏剧性范畴。《陇东娃》的舞台美

术,根据环境变化频繁,四季时空交替的要求,采用幻觉手法,设计了

六个高大的三角形棱柱体作为舞台主景,每个棱柱体的三面分别画出

不同季节或不同环境地点的特征。该剧在动作设计上亦有不少出新

之处。例如“假期打工”一场的蹬三轮车表演就颇有观赏性。黎明

点步跳上虚拟的三轮车,与身后坐车的男女青年形成三角造型。在黎

明“蹬起三轮把路赶”的演唱和嘛簧声中,三人同时点步,扭秧歌十

字步,跳“躜子”。又根据唱腔内容和音乐的节奏,做“别步”、

“碎步”等不同的舞蹈动作,随着舞台上“三棱柱”的移动,表示三

轮车穿行在高楼林立的街巷之中。通过演员的表演,将生活形态、戏

曲虚拟程式、现代舞蹈技巧和民间秧歌舞蹈动作溶为一体,既有戏曲

特点,又有时代新意。《陇东娃》取得的优异成绩是陇剧艺术愈加成

熟的标志,更是向新的辉煌迈进的起点。尽管我们不能说《陇东娃》

的创新就代表了陇剧甚至传统戏剧发展的方向,但其勇于融汇创新的

精神是值得肯定的。 

《苦乐村官》是 2009 年上演的一出大型现代陇剧,该剧以宕昌革

命老区为背景,通过村主任万喜“借鸡下蛋”,带领乡亲养羊脱贫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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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的一连串喜剧情节,生动地表现了当代农民转变等靠要依赖思想、

勤劳致富奔小康的时代风貌。该剧立意深刻,已经触及到了现代农村

社会的前沿问题；该剧意蕴丰富、意境独特,富于地方特色、时代色

彩,剧中表演和道具设计均体现了陇剧的特色,尤其是富于地方色彩

的方言俗语和地方色彩的意象,凸显了陇剧艺术的魅力：富于西北民

歌意味的主题歌,富于地方色彩的唱词（如“搅团好吃锅难铲”）,

富于地方色彩的布景（如皮影式的前景和舞台装饰、剪纸造型的农

家场院和房屋）,富于地方色彩的道具（如皮影做成的羊和栅栏、花

草）。还有富于喜剧色彩的冲突以及富于西北民歌、地方戏曲特色

的音乐、唱腔和舞蹈设计,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陇剧多年探索和创造

的成就。据悉,该剧已获得“向祖国汇报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 60 周年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”二等奖,成为陇剧继

《官鹅情歌》荣获“五个一工程奖”之后,为甘肃增添的第二个国家

级奖项。 

 陇剧成为剧种之后进行的创作,除了移植搬演其他剧种的剧

目、创编历史剧之外,十分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挖掘,使得产生于现代

社会背景下的陇剧与现实生活无限切近,《刘巧儿新传》、《天下第

一鼓》、《陇东娃》、《苦乐村官》等剧目创作及演出的成功,为戏

曲尤其是具有甘肃地缘优势和乡土情怀的陇剧与陇原现代社会、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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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生活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而甘肃本土题

材（包括本土传说、本土历史、本土风物人情）与本土戏剧形式

（体裁、音乐、曲调甚至方言）的结合是 值得重视的经验,新曲乡

音颂乡情成为甘肃本土戏剧艺术重要特色。除了陇剧,甘肃还有敦煌

艺术、花儿剧等成功的本土创新经验,“在甘肃大力弘扬民族艺术,

认真研究和推进敦煌艺术流派、陇剧、‘花儿’剧等具有地方特色

的艺术”
[9],这也许应该成为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出路。其实,

甘肃在敦煌题材上的开掘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如能在陇剧方面再创

佳绩，甘肃作为文化大省的气象就基本具备了。 

 

年逾知命之年的陇剧,虽然已经积累了 50 多年艺术实践的丰富

经验,如今也以矫健的身姿立于戏曲艺术之林。但是,与那些具有数

百年乃至近千年悠久历史,储存有数百本剧目可供循环上演的“老资

历”剧种相比,它显然仍属于戏曲大家族中的晚辈。它要想在丰富的

戏曲百花园中立于不败之地,要想在当前戏曲不景气的社会背景下保

持一定优势,陇剧还要一手抓创作,一手抓演出,双轮驱动,相互促进,

共同繁荣与发展。尤其是陇剧创立人的敢为人先、借鉴创新的精神

更是陇剧发展的重要传统和精神动力,陇剧的后来者们更应加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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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。而陇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契机,更使我们清

醒地意识到如何保护与发展这种独特的地方剧种已经成为当前 为

迫切的问题,作为陇剧家乡的甘肃更应直面这一问题。纵观陇剧五十

年的艺术实践,融合创新和发展应该是这一剧种焕发生机的主要动

力,而立足本土、用新曲乡音歌颂乡情应该成为陇剧创作保持其地方

剧特色、贴近现实生活的根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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